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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

我和艾青的故事（一）05

读《作家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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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生存
关注养老

伟贞相亲

伟贞看着男方只是微笑。这一次，
她准备切切实实地做一个小女人。

“我找的就是你这样的人，踏踏实
实的。倪小姐今年？”男方的头有点秃，
但还是毫无顾忌地露出了自己的头顶。

“今年？”伟贞有些不理解，“今年怎
么了？”

“哦，不不不，我知道这个问题有些
不礼貌，但我是带着诚意来的，所以还
是想问问，伟贞小姐今年贵庚？”

“三十六岁。”

“哦？”男方低下头，仿佛在思考着什
么，半天才说，“倪小姐有无生育的打算？”

这一问，让倪伟贞浑身一紧，她又感
觉不自在了。照实说，她不是不想生、不
能生，而是她特别反感被人逼着生。女
人不是物，所以也没有义务被买卖！她
倪伟贞也不是老母猪，娶回家就能生出
个一男半女。想到这儿，伟贞觉得自己
似乎跟这个男人没法交谈下去了。

“暂时没有生孩子的打算，至于
今后生不生，看夫妻感情再说。”伟
贞说。

“哦！”男方恍然大悟似的，又接着
问，“住房呢？倪小姐这套住房是你自
己的吗？还有贷款吗？”

什么？光要生孩子还不行，难道这
个老男人还想打这套房子的主意？伟
贞觉得自己要反击了。

“房子是自己的，有房无贷，但是我
倾向于进行婚前财产公证。”伟贞抱着
胳膊，又说，“郑先生有没有房产？目前
经济状况怎么样？”

男人笑着说：“像我们这个年纪的
男人，如果再没房产，谁还跟我们。倪
小姐你放心，如果你愿意跟我结婚，我
名下的房产，最终也有你的份。”

倪伟贞说：“郑先生，我想问你一
句，你为什么结婚？”

男人说：“为什么结婚？我觉得我
这个年纪应该结婚了，我事业有成，现

在我得有一个家庭，有一个妻子和一个
孩子。这也是我中国梦的一部分。”

“你想有一个家庭，那你也没有必
要找我这个年纪的女人。”

“听介绍人说，倪小姐很有涵养，是
搞文化工作的，这样的女人和我比较般
配。”男人微笑，过了一会儿又说，“而且
倪小姐看起来也很年轻。”

看起来很年轻？什么意思？得知
我年纪很大有点失望，倪伟贞心头的小
火顿时烧了起来。但她还是压住自己
的怒气，口气轻松地问：“我想问郑先
生，你的人生是谁给你设定的？”男人感
到不解。

“我是说，谁告诉你，你现在就该有
一个妻子、一个孩子，谁告诉你你就应
该结婚？”

男人笑着说：“千百年来人们就是
这么过来的，没有为什么，人生在世很
多事情没必要问为什么。”

“呵呵，郑先生，既然话说到这个
地步，我也不妨把话说白了，我嫁给
你，我有什么好处？”伟贞忽然变成豪
放的女人。

“可以有一个体面的家庭，独立
的住房，体面的丈夫，你的生活会进
入正轨。”

伟贞笑了笑。其实如果男人说，嫁
给他可以有人照顾她，为她做饭，带她
治病，伟贞可能还有回转的余地。这世

界上的女人分两种：一种是为了钱而结
婚，一种是为情而结婚。伟贞显然属于
后者。时至今日，伟贞还在寻找一种平
等的爱。就像《简·爱》里写的那样，她
不想成为男人的附属品，虽然她确实需
要男人的关怀，但她不需要男人的怜
悯。而她生病时突如其来的小脆弱，在
她身体恢复之后，也逐渐烟消云散了。
伟贞从小就属于好了伤疤忘了疼的那
种人。伟贞点燃了一支烟。谈话谈到
这个地步，她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再装淑
女了。

她把打火机在手指上转了一下，微
笑着说：“郑先生，你所说的一切，房、
车、温暖的家庭，我现在就已经具备，那
我和你结婚还有什么意思呢？”

伟贞礼貌地送客，她是很有涵养的
人，郑某人也是。事后二琥打电话来问
伟贞相亲相得如何，伟贞只说不合适，
就没有多说什么。二琥转而跟麻友抱
怨，说你们介绍的这位郑先生是不是太
实际了，一上来就谈房子和钱。

麻友说，我的老姐姐，照我看小郑
不是实际，是实在！要像你小姑子那么
挑，我估计这辈子也难找。生活嘛不就
是那样。我估计啊，是你小姑子写电视
剧写多了，人也不切实际了。二琥想要
反驳，但想来想去，她自己也认同麻友
的观点，只好闭嘴。

（摘自《熟年》伊北 著）

艾青夫人高瑛所著《我和艾青的故
事》，是作者与诗人艾青患难与共41年
的回忆文集。高瑛从妻子的视角出发，
描摹出一个平凡人艾青的爱恨、落魄、
苦难以及生命中鲜为人知的方方面面。

——编者

醋坛子

南横林子，我们去的时候，只有一
口很深很深的水井，沉重的辘轳一个女
人是摇不动的。农场派来一个年轻小

伙，每天给我们家挑水。
一天，我抱着一岁的儿子站在家门

口，听广播里播送《柳堡的故事》中的插
曲《九九艳阳天》，听着听着我也随着唱
起来了。艾青问我在唱给谁听，我说唱
给自己听。

他说，为什么不到房子里唱，并问我：
“你是不是在唱给那个挑水的小伙子听？”

我说：“是啊，你说对了，我就是在
唱给他听。”我有意气他。

他说：“你要注意了，这个林子里男
人多，女人少，那个小伙子听你唱‘十八岁
的哥哥坐在河边’是会动心的。说不定他
心里想，十八岁的哥哥在给你挑水呢。”

我说：“要是那个小伙子真是这样
想就太好了，他给我们家挑水，我给他
唱歌，慰劳慰劳他。”

艾青说：“你也不是个‘天涯歌女’，
走到哪里就唱到哪里。”

我说：“生活就是个大舞台，想在哪
里唱，就在哪里唱。”我认为艾青对我限
制太多，就和他较起劲来。

艾青说：“高瑛啊，你不要太轻浮
了，你不要忘记这是个什么地方，你不
要忘记你是艾青的夫人（他第一次这么
称呼我）。”

他连说了几个“不要”，最后又说了
一句：“你不要勾引人家！”

我听不下去了，我忍无可忍了，放
下怀里抱着的孩子，我就去了招待所。

当时，农垦部的王震部长正在852

农场视察工作，我向他告了艾青一状。
王震部长叫秘书胡中把艾青找去批评
了他。

晚上，场部举办舞会，王部长叫我
和艾青去了。我和王部长跳舞的时候，
他问：“艾青向你检讨了没有？”

我说：“没有。他说他的那些话都
是和我开玩笑的。他说我不懂事，芝麻
粒的小事不该去找你说。”

我问王部长：“你是怎么批评艾
青的？”

王部长说：“我问老艾，你爱听哭声
还是爱听歌声？你的小爱人唱歌，说明
她在这里心情愉快。我告诉他，852农
场有一批北京文艺界的右派，没有一个
人的老婆是跟着来的。这里的生活条
件比起北京差得太多了，她能陪着你来
吃苦，是一个多好的小爱人。你要是把
她气跑了，我这个部长也没有办法给你
拉回来。”

我说：“你对艾青说的这些话，他没
有告诉我。他说，他跟你说，高瑛说过：

‘嫁鸡随鸡飞，嫁狗随狗走。嫁给了艾
青，活着是艾青的人，死了是艾青的
鬼。’说我和他风雨同舟，会死心塌地和
他过一辈子。”

王部长听我说到这里，扬起头来哈
哈大笑，说：“这个老艾，真会编故事，他
哪里和我说过这些话。”停了一会儿，又
说：“艾青是个很有才华的诗人，写过那
么多好诗。他说话很幽默，我看他是很

爱你的，就是爱吃点儿醋，有时说话太
随便，你就原谅他吧。”

舞会结束了，回到家里艾青问我：
“我看你和王部长跳舞的时候，说得那
么起劲，你们都说了些什么？你是不是
又告我的状了？”

我说：“是呀，我不告你还告谁？”
他问：“你又告我什么了，也得叫我

知道知道。”
我说：“我不用说你都能知道，王部

长对你说的那些话，应该和我说的你不
说，他没有说的你胡编。”

艾青笑了，说：“你这个鬼东西，想
骗骗你都骗不了，我假传‘圣旨’，没有
什么恶意。你告了我的状，王部长也批
评了我，你该消气了吧？我们两口子的
事，就不要计较了。其实，我很喜欢听
你唱《翻身道情》《南泥湾》那些歌。”

我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你赶
快把那个‘醋坛子’砸碎了吧，以后你敢
再对我刻薄，说些难听的话，我就带着
孩子远走高飞了。”我吓唬吓唬他。

他问：“你想往哪里飞？”
我说：“哪里有自由，就往哪里飞。”
他马上把我的两只胳膊扭在我的

身后，说：“我要把你的翅膀折断，叫你
飞不起来！”

看到艾青可气可笑的样子，我憋不
住笑了。

（高瑛）
（摘自《作家文摘 20周年珍藏本》）


